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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大流行的历史与影响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曾多次

暴发疫病大流行，黑死病的大流行

就是其中之一。黑死病又名鼠疫，

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引发的烈性传染

病，病原体广泛寄居于鼠类及旱獭

等野生啮齿动物体内，通过带菌跳

蚤叮咬感染人类。该病的显著症状

是皮肤有淤血点、瘀斑，死亡快，

尸体呈紫黑色，故名黑死病。迄今

为止，人类共经历了三次黑死病全

球大流行，给人类带来大劫难，也

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黑死病的三次大流行

第一次黑死病大流行是在公元

541 年至 750 年前后，流行中心在地

中海沿岸，也感染了近东和北欧部

分地区。541—542 年，地中海地区

首先暴发黑死病。病源地位于埃及

南部，后伴随地中海贸易由船只传

到各地。当时，拜占庭帝国的皇帝

是查士丁尼一世，故此次大流行被

称为“查士丁尼瘟疫”。这场灾难夺

去了帝国 25%的人口，使其元气大

伤。此后的 200多年里，瘟疫又在地

中海地区频繁暴发，直到约 750年神

秘消失，共造成上亿人死亡。

第二次大流行是在公元 1320 年

至 1800 年左右，波及欧洲、亚洲和

北非。此次大流行的病源地在中亚

细亚的戈壁，10 年之内蔓延到中国

的中原地区，然后沿着商路猖狂西

进。1347—1353 年，欧洲暴发了第

一波大瘟疫，起因是蒙古的攻城

法。蒙古在西征途中围困了克里米

亚半岛的贸易城市卡法，因久攻不

下，就将军队中感染了黑死病的尸

体扔进卡法城墙内。病菌在城内迅

速蔓延，又被逃跑的商人带至地中

海各地的商埠港口，而后传向内

陆。短短几年时间内，黑死病横扫

中东、北非和欧洲，使这些地区丧

失了近一半人口。随后的几个世纪

里，黑死病又多次侵扰欧洲等地。

第二次大流行历时最长，到 1800 年

左右消弭，致使约 7500 万至 2 亿人

死亡。

第三次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 30 年代，波及亚洲、欧洲、美

洲和非洲。这次大流行暴发于中国

的云南省。与前两次相比，第三次

大流行有三个特点：第一，疫区集

中于沿海。感染区多分布在沿海城

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家

养动物中也有流行。第二，传播速

度快、波及地区广。几十年时间

里，黑死病就散布到五大洲的 60 多

个国家，南北美洲初次受到该病侵

袭。第三，疾病控制迅速、死亡率

明显降低。这些成就得益于医学的

进步。1894 年，法国生物学家耶尔

森发现黑死病的病原体是一种细

菌。1897 年，法国微生物学家哈夫

金 ， 发 明 了 首 剂 鼠 疫 疫 苗 。 1898

年，法国科学家西蒙德首次证实了

黑死病的传播途径，是跳蚤将病菌

从老鼠传播给人。对黑死病病因、

传播方式的正确认知和科学防治，

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第三次大流

行在 20 世纪 30 年代平息，带走了

1000多万人的生命。

黑死病给人类带来
大劫难

黑死病的三次大流行，使人类

遭受灭顶之灾。尤其是 1347—1353

年的大流行，堪称人类历史上的灾

害之最。英国学者弗朗西斯·艾

丹·加斯凯在 《黑死病：大灾难、

大 死 亡 与 大 萧 条 （1348—1349） 》

一书中，运用大量原始资料详尽叙

述了英格兰的悲惨遭遇。

黑死病无情地夺去无数人的生

命。 1348 年秋，黑死病登陆英格

兰。坎特伯雷法院记录员写道：“瘟

疫由一地飞快地传播到另一地。上

午还健健康康的一个人，中午便因

瘟疫而死”“因染瘟疫而必死的人活

不过三天，最多能活四天。每天有

二十、四十、六十甚至更多具尸体

被投入同一个坟墓。”从这段话语可

知，黑死病绝非一般的传染病，它

传播快、病程短、传染性强，病死

率极高。一位英格兰人是这样描述

黑死病的杀伤力的：“不管哪个城

市，不管哪个镇子，不管哪个村

庄，甚至不管哪座房子，几乎都是

所有的人或大部分人死于瘟疫。”由

于死亡人数太多，以至于“照料病

人、埋葬死者的人手都不够了”。

黑死病不仅毁灭人的肉体，还

摧残人的心灵。威廉·迪恩记述

道：“劳工十分叛逆，即使国王、法

律或法院也约束不了他们，大部分

人变得越来越堕落、邪恶……神父

很少考虑教众忏悔的灵魂是多么有

价值，而是去了能拿比目前圣俸更

高的地方。因此，许多职位都无人

执掌，教规也限制不了那些不履行

圣职的人。” 在教士们看来，瘟疫已

令人彻底绝望，无论神职人员还是

普通民众，无暇顾及灵魂的美丑，

开始无视一切法律教规道德规范，

为所欲为、自甘堕落。

黑死病摧毁人类的家园。1348

年 10 月 24 日，温彻斯特主教区主教

威廉·伊登顿致函全体教士，其中

比较了瘟疫入侵前后人民截然不同

的生活状态：“从前，无论是城市、

乡镇，还是城堡、村落，建筑美轮

美奂，男士睿智多才、孔武有力，

女士优雅端庄。人们都幸福快乐，

无忧无虑。但随着瘟疫的袭击，人

口锐减……世间已无快乐可言，音

乐戛然而止，欢声难以再闻。曾经

丰饶的乡村没有农人耕种土地，处

处荒芜。”因疫情，昔日美好的人间

俨然已变成人间地狱。

1666年 9月，伦敦一家面包店发

生火灾。当时伦敦非常干燥，加上

伦敦以木质建筑为主，火势迅速蔓

延到了整个城市，连烧三天三夜，

造成 4/5 市区被毁。神奇的是，令人

恐惧不已的黑死病竟然也随着这场

大火从英国伦敦彻底地悄然消失。

黑死病对人类历史
影响巨大

黑死病对人类历史进程也产生

重大影响。它既干扰社会秩序和人

类活动，又促使人类亡羊补牢、未

雨绸缪，遏制疫情。

首先，黑死病对战争具有一定

的干预作用。黑死病影响战争进

程。“查士丁尼瘟疫”期间，正值拜

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交战之际，双

方士兵纷纷感染，波斯被迫与拜占

庭签署和约、匆匆撤军。英法百年

战争也受到 1347 年大瘟疫的搅扰。

因大批士兵死亡，交战双方于 1348

年宣布停战 10 年。同时，黑死病也

一度沦为战争的帮凶。1347 年，蒙

古军队向卡法城内投掷带有鼠疫病

菌的尸体，卡法城死尸遍野、不攻

自破。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

的 20 多个省份实施过细菌战。1940

年 10 月 27 日，日军向宁波市开明街

一带空投大量带有鼠疫杆菌的面

粉、麦粒，导致 106人死亡。

其次，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社

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科

技等方面造成剧烈冲击，促使欧洲

社会转型，催生了文艺复兴。在第

二次大流行中，随着疫情的反复发

作，天主教会的神圣光环渐趋黯

淡。人们发现，祈祷无济于事，连

神职人员也未能免于死亡。此外，

教会的表现也失信于民。大部分神

职人员因害怕感染或不堪重负而逃

跑，还有教士售卖据说能够治病的

圣物骗钱。种种现实令此前坚信神

职人员的信徒生疑：为什么这些自

称为“上帝仆人”的人，既无法减

轻上帝的愤怒，又未能拯救民众，

甚至自身也遭受了上帝的惩罚呢？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大胆质疑教会的

“天谴说”，向古希腊罗马的医书寻

求抗疫之道。总之，黑死病肆虐让

神性世界瓦解，使以“人”为中心

的“人文主义”思潮蔚然成风，文

艺复兴的序幕拉开。

最后，黑死病催生公共卫生事

业发展。第一次大流行时，由于医

学知识与技术手段匮乏，人们对该

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查士丁尼瘟

疫”期间，官方只是挖了几十个硕

大的深坑掩埋尸体。 第二次大流行

中，疫情多次暴发激励人们建立严

苛的公共卫生体系。意大利实施了

西方世界最早的防疫措施，包括隔

离、建传染病医院等，创立了欧洲

最先进的公共卫生体系。英国也逐

步确立严格的隔离检疫、疫情上

报、国家救助制度，近代意义上的

公共卫生体系由此初见雏形。第三

次大流行助力现代公共卫生事业起

步。中国在抗击 1910—1911 年东北

鼠疫的过程中，出台了防疫章程，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

上的全国性防疫法规。1912 年，第

一个防疫事务部门东三省防疫事务

总管理处设立，中国现代防疫体系

初步创建。此外，由于黑死病的发

病机制在 19 世纪末被揭示，新公共

卫生策略得以施行，公共卫生部门

普遍采用杀虫剂、捕鼠器和老鼠药

捕杀跳蚤和鼠类，之前采取的严厉

措施被替代。随着现代医学和公共

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黑死病

（鼠疫） 早已可防可控可治，人类再

不必闻之而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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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慈善史上，异军突起

的闽商慈善现象值得关注，闽南善商

群体则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近代

的闽商实力雄厚，在公益慈善领域也

积极有为。杰出闽商曾少卿、林瑞

岗、胡文虎、李清泉等人，开创了新

的慈善模式和管理方式，从他们的经

历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慈善模式的

变迁及其背后的慈善理念。

闽南的地理环境与
商业文化传统

在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情况

下，由于闽地西、北有山麓与内地隔

绝，闽南一带民众与外界的联络主要

通过水上交通。而福建境内通及江南

和中原的运河和江流较少，东南方向

的大海就成了他们寻求生计的主要依

托。因此，泛海北上、移民他乡成为

了一代代人们生存发展的正途，通过

在远洋贸易中从事商业经营、积累财

富，不但形成了闽南人人生规划的路

径依赖，也使闽南人形成了贵商业、

重商贾的价值观念；同时，以儒家为

代表的中原地区价值观，依靠文书行

政制度的推行，在闽地逐渐扎根，尤

其是宋代衣冠南渡之后，中原文化对

闽地有了更为深入的影响，安土重

迁、重农务本等观念在闽南也深入人

心。两种由地理、环境不同形成的观

念，在闽南发酵融合。一种多元并包

的文化心理逐渐形成——在对外交往

畅通的环境中，可以不断向外开拓，

在对外垦殖与商贸上大规模发展；在

海禁或海战的局势下，依靠农业和手

工业，延续家族血脉、以财富回馈乡

梓，同样是人生经营的重要方向。而

且对外开拓与退回守成两者并行不

悖。到了明清时代，在泉州、厦门、

漳州一带，商业成为主要产业；在士

农工商四民的位阶排序上，商贾与

农、工并重。

比较典型的是位于泉州与厦门之

间的安海，在明代中期，即使在海禁

最严厉的嘉靖年间，依然是“番船连

翩 径 至 ， 近 地 装 卸 货 物 皆 有 所 倚

也”，可见其官方和民间航运贸易之

发达。到了清中叶，随着早已有之的

外夷侵扰，海上商业变数极大、风险

陡增，虽然为商业经营增加了不确定

性，但是也提高了商人多方筹措的运

营能力，培育出海商以资本思维维持

家族永续发展的意识，很多以家族为

主体的商业巨擘在东南沿海涌现出

来，最具代表性的是祖籍福建的伍秉

鉴家族。随着清末洋务运动兴起，为

传统商业注入了工业元素，资本积累

迅速加快；官督商办企业在地方的兴

办带动了各地工商业的发展，也培植

了一大批地方性商人和跨地域的大商

人，这些人具有的商业资本和官场人

脉，使其经营大规模慈善事业成为可

能和必然。福建是洋务运动的扛鼎之

作福建水师和福州船政局的兴办地，

由此，更是提高了福建在近代中国的

地位，催生了大批闽籍商人、企业家

和慈善家。闽南善商群体正是在这种

历史背景和地缘因素下出现的。

从林瑞岗、李清泉等人经商的过

程看，他们大多出身贫苦，但依然守

正蓄力，多方自谋出路。初期依靠熟

人关系在码头出卖体力赚钱，后来在

粮行、油行做伙计，逐渐升任掌柜经

理人。他们秉持让利诚信的商业理

念，赢得更多同行信任、积累财富

后，创设自己的商号。若干年内，把

商号开到沿海、沿江、内陆等地，可

谓“经营谟操，奇赢多得，远涉中

外，往返瀛海”。闽商贸易往来于吕

宋、上海等地，货物原产地、周转批

发地和最终贩售地之间的贸易非常繁

荣，此种情况归因于近代南北运输的

打通，也源于当时兴起的银行金融

业。这些条件，也使得社会民间资本

得以积累并快速流转，为商人、民间

组织在慈善事业中成为中坚力量提供

了前提。

闽南善商的善行善举主要依托于

以下几方面：经营以慈善活动为业的

实体组织，如兴建寄养院等善堂善

会；在荒年发起义赈、捐资助赈；在

百废待兴的时机，协同官府组织修缮

公共设施，并直接捐钱助资；倡办义

塾，培养读书人，也倡办以培养手工

业、商业为技能的教育组织，发展养

教结合模式；包揽了施粥舍衣舍药义

葬等传统慈善项目，还适应闽地地方

特色，发挥宗族法堂的作用，邀请远

近乡绅，公断纠纷，承担了一些平息

事端、解除诉讼的职能。

闽商慈善事业是中国近代慈善的

一个缩影，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商人介入并主导倡办慈善机构。

把这一特点放在慈善形态变迁历史中

去看，就能映照出晚清时期慈善的特

殊性。在传统中国社会，商人的财富

缺乏流动转移的渠道，要想保证其资

产的恒定和安全，往往寻求与政治结

合，而政治具有不确定性因素，社会

无法建立商业价值可以长远存续的预

期，商人和资产拥有者在追求财富传

承时也比较受挫，重本抑末的主流价

值观使商人阶层无法成为被社会普遍

认可的精英。慈善是一种公益性质的

事业，公众普遍认为其倡导者和主办

者应是政府，或是有官方背景的士绅

阶层，商人阶层办慈善则会被质疑其

动机。到了晚清时期，社会结构发生

了深刻变化，商业价值开始被普遍认

可。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

州、宁波、上海所在的沿海地区，较

早地接受了世界通行的商业制度，理

解了商业逻辑，所以，这些地区的商

人地位也较早地获得了提升，商人参

与慈善的热情高。这一点上，闽东和

闽南的善商可谓开风气之先。二是传

统的慈善精神在近代有了现代性的承

接方式。闽商慈善事业中，有很多都

是通过慈善信托和慈善基金会实现

的，很多善商如胡文虎、陈嘉庚，都

有自己家族的慈善基金会，在这一点

上，也为中国近现代慈善开出一片新

天地。

奉 行 儒 家 积 善 成
德、立德不朽

结合闽商这些善行善举，以及个

人书信往来和时人评价，可以发掘出

其慈善动机。

很多善商被清廷表彰嘉奖、封

官赐爵，完成了由传统商人向儒商

的转变。从世俗层面来看，他们的

慈善行为，有以捐资助款来换取社

会尊重的心理因素、以有形成本进

行道德投资的浅层动机，然而，这

并不能完全解释近代闽商慈善与一

般捐资助款行为的区别。很多善商

动辄捐资几千银元，而且但凡目力

所及，逢难必捐，逢善必行，持续

一生。另外，一些善商在多方参与

义赈后，声名不胫而走，官府的嘉

奖实属不期而至。所以，这种慈善

行为，必然有更高级别的深层动机。

孟子说：“苟为善，后世子孙必

有王者矣。”孟子说的王者，并不是

狭隘的某一政权之王，或是金钱财

富、声望权势的主宰者，而是超越

时代的精神王者，是创造价值观念

的开创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善是

实现内在超越的重要途径。

积累到一定财富规模的商人，

必定面临对即时利益与永恒价值取

舍的思考。受过儒家教化的人，因

为有了对永恒价值的理解，至少在

内心建立起一个比较的维度，能够

清醒地分辨有价之财与无价之义，

有了这一高下境界的认知，其实是

能 把 逐 利 需 求 拉 回 到 理 性 轨 道 上

的。这正是产生儒商的文化基础。

闽南“民业儒商，又经二朱先生过

化，是以科第之盛宋元于今，商则

襟带江湖，足迹遍天下”，二朱即朱

松、朱熹父子。朱松在泉州做镇监

之时，把教化带到闽南偏远之地，

他用义重于利的儒家思想教育当地

人，对当地形成儒商传统影响较大。

家国同构传统肇始
的慈善动因

闽南自古以来就背朝内陆、面

朝大海，在跨洋谋生中，泛海本就

不易，旅居他乡、与异族同居，更

是巨大的挑战。在长期应对不确定

因素、规避风险的经验中，为了抱

团取暖，闽地沿海居民形成了更深

切的族群认同。宋代以后进入福建

的客家人，因为要保持其宗族信息

的完整可靠性，多数家族都通过修

订家谱、族谱，使宗族信息确切无

误地传给后人，并以祠堂为核心展

开村镇的社会生活。闽南原住民与

客家人逐渐融合，中原文化与海客

文化也逐渐融汇，两种文化因不同

的缘起而有相同的重视族群认同的

习惯，因此，到了明清时代，闽南

人对家族传承的执着，有着其他地

区无可比拟的程度。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近代

商人慈善的行为，明显地出现了跨

地域性，这也是通过近代邮船铁路

等技术发展实现的。比如很多善商

不仅在闽南一地开展慈善活动，其

慈善施与对象，还涉及了华北、华

中、华东地区，通过票号异地兑现

等金融方式，使善款迅速调度到受

灾地区。在全国大范围的赈灾活动

中，信息、资源快速流动，一次赈

灾 等 于 是 一 次 充 分 的 社 会 动 员 机

会。每一次社会动员中，国族意识

都被建构、强化，国族是比家族更

高的想象共同体。虽然由起源于欧

洲的民族国家观念被中国人接受，

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是从一家

一姓到一族一国，儒家的家国同构

理念，在国族认同和“国家”快速

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共

同的民族国家名义动员下，慈善活动

有了更充分的理由。

□
曹
颖
新

曹
颖
新

善
行
天
下

善
行
天
下
：：
近
代
闽
商
慈
善
的
根
本
理
念

近
代
闽
商
慈
善
的
根
本
理
念


